
















































































































照 片 賣 給 報 社」他
說，「報紙說，上次
東三環堵車堵到最後
有學生不得不在自家
車的後背箱上開始做
作業，根本沒法走。
上上次八達嶺高速堵
車，堵了 48小時，大
家吃喝拉撒都只能在
車上。」
十分鐘過去了，
車流一點前進的意思
都沒有，周圍的人也有些不耐煩了，很多人
把車熄了火，從車上下來觀望。我撇了撇嘴，
問小胡到底是不是出事故了，他說他也不確
定，隨口回了句：「就算有事故，堵成這樣，
救援的都進不去！」不知又過了多久，車流
終於開始移動，應該說是蠕動，用小胡的說
法就是「蹭」，約等於你不抬起腳拖著往前
走的意思。當機立斷，小胡看準了一個空檔，
迅猛地一路殺到最外側車道，下了主路，換
走另一條道。我回頭看看長安街，還是那一
片紅光。
等到車子終於能開到時速 20 公里的時
候，小胡也開始「侃」了。「老人說長安街
北京市民似乎總有用不完的幽默感來應付各種惱人的交
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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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不堵車的情況就是 30 年前了，那會沒
車，晚上這空曠的怕人。北京市有幾條路，
堵車是正常的，不堵一定出事了。」小胡說
北京市民已經習慣堵車的存在：「只有上次
鬧非典(SARS)的時候，那路況，就一個字爽，
我跟哥們在長安街上開著大奔（賓士）和計
程車飆車，從頭開到尾一共見過七輛車，很
不適應。」他還告訴我，在北京開車，時速
10公里叫緩慢，時速 20公里叫順暢，剛剛在
長安街上那情況叫擁堵，此外還有事故、車
輛排隊等各種說法來形容不同的交通狀態。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到家了，算了算在長
安街上我們半個小時
前進了二米，小胡還
要堵著回去，他說回
去會好很多，大概是
順暢狀態吧。
擠公車
有個老掉牙的笑
話說，老師問學生什
麼叫飽和，第一個學
生答就是裝不下了，
第二個學生則說就是公共汽車前門進一個後
門就必定會被擠掉一個的情況。小胡說第二
個學生一定坐過北京的公車。
我到北京，總看到大大小小的公車站周
圍不斷複製著下面的情景：公車進站，等車
的大隊人馬立刻如同被磁石吸引般衝上前去。
車門一開，所有人不顧售票員「先下後上」
的喊聲，使盡渾身解數往車內擠。車子裡的
人已經全部貼在了一起，你想把手機從左手
換到右手都很困難，卻還有人繼續上車，此
時你會驚訝地發現售票員簡直是統籌的天才，
她們只用幾句話：「路遠的往裡走走，要下
的往外換換，上車的抬一下腳好關門」就可
以將所有人都塞進來。當所有人上車，車門
關閉，有人已經兩腳懸空。每個人都不必擔
心跌倒，儘管每個人隨時都可能因為一個小
小舉動而受到波及。
我問小胡說大家坐公車不覺得擠嗎？他
說這需要討論民眾對舒適程度的定義：「加
拿大人一定認為這就是擠死了，而印度人一
定覺得還可以，不是有報導說印度人為了省
車票掛在車外面嗎，我們還不至於那樣。」
他詭異地笑了笑，「你今天倒是啟發了我，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瑜伽是印度人發明的了，
因為他們太擠了，中國人擠的程度只能發明
太極，而美國人則會
用拳頭去搆別人還未
必搆得到。」幸好我
在北京坐的公車不是
公認的擁堵路線，但
是每次下車還是有些
胸悶，並且感覺到劫
後餘生的世界真是美
好！怪不得小胡說在
北京乘坐公車首先要
學會感恩。讓我們替
每天仰賴公車通勤的
廣大北京市民祈禱吧！
又火了的廣播
走在今天的北京，電臺廣播已經又一次
大紅大紫了。私家車越來越多，開車聽 CD
膩了怎麼辦？沒人聊天怎麼辦？有事不明白
怎麼辦？短信加廣播就能解決一切。交通台
很多，從 103.9、101.8、87.6、到 97.4，各式
各樣的訊息服務、娛樂音樂、與互動節目日
復一日地支配著北京市民的生活步調。交通
台的廣播員據說和歌星影星一樣火，他們的
聽眾見面會場場爆滿，聽眾們也和歌星的"fans"
尖峰時間的北京公車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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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有哭泣的、尖叫的、暈倒的、追逐的
⋯⋯。
廣播的副產品也很驚人，各種類型的車
友會中就有以電臺名義組織的，聽小胡的一
個會員朋友說：「光是北京天津兩地，上次
報名參加自駕遊懷柔長城活動的一次就有三
四百輛車，接近一千人；調頻 103.9還專門出
版行車服務手冊，發行就脫銷，買都買不著；
而某些調頻的會員卡上保險可以打折、加油
可以優惠、修車可以免費拖車，比銀行 VIP
信用卡還好使。」
小胡的車上每天開的都是 FM101.8，他
說他很喜歡一個叫"Taotao"的女主播的聲音。
「下面播報路況資訊、洗車指數和天氣指
數」、「希望路上的司機堵車卻千萬不要堵
心⋯⋯」這些聲音跟喇叭聲和堵車一樣，都
已經成為北京交通最基本的元素。
越來越難開的車
我總結在北京停留幾個月所聽到的，幾
乎每個人都在抱怨車不好開，原因包括：
1.車多人多。這沒什麼可說的，認命吧！
2.公路設施經常變動標誌。昨天允許左
轉，今天可能就被禁止，無論多熟悉都沒用。
3.公路多，分不清。二環到六環五條主
要環城路，十幾條東西主幹道，十幾條南北
主幹道，加上多如牛毛的胡同小巷，沒個十
年肯定弄不明白；外地司機老是抱怨：北京
太大了！
4.地名雜。很多地方不同人表述是不同
的。小胡的一位女同事去做頭髮，第一次跟
計程車司機說朝陽菜市場他不認識，說王府
井北口司機才找到地方，這位司機於是提醒
她以後說王府井北口肯定大家都知道。第二
次上另一輛計程車，跟司機說王府井北口他
不認識，說朝陽菜市場他才知道怎麼走，這
個司機又提醒她以後要說菜市場。第三次上
不同的計程車，菜市場和王府井北口都說了，
司機卻都不知道，說了另一個大廈的名字司
機才曉得。
5.新手多。北京現在據說每天平均「出
廠」一千個左右新司機，行車技術都不怎麼
樣，性子又急。根據經驗，一般人據說得開
三個月才能熟練，也就是說北京全市每天都
可能有九萬左右新司機開車在路上跑，就算
一天只出來十分之一，九千輛新手上路的陣
容還是很嚇人！
6.員警多、探頭多。北京為了規範交通，
加大交通執法力度，很多不是很有經驗的司
機動輒就被員警扣下來，加上無所不在的攝
影機和自發拍攝違規事件的部分民眾，每個
司機都小心翼翼。處罰據說很重，以超速為
例，超速一次罰 200 元人民幣，還要扣三分
（北京市民每人每年有 12分，第一次扣完要
到教練場重新上課，一年內扣完兩次就要被
吊銷執照）。小胡有個女朋友開一年車罰了
1500元，哭喪著臉盤算說比保養還花錢。
上路你最怕什麼？
車難開，但還是要開，小心就是了，但
什麼是開車上路的人最怕的呢？我周圍的朋
友提供了五花八門的答案：
1.狗。什麼都看不懂，就只知道橫衝猛
跑，撞死一隻不比撞死一人賠得少，狗的家
屬哭得比死了人還傷心，煩！
2.騎三輪車的老頭。我有一次進胡同，
就一輛車多一點那麼寬，前面一個騎三輪車
的老頭，騎得特慢，我著急催他，老頭回頭
衝我一笑，還是繼續那個速度，讓人哭笑不
得。後面的車直按喇叭，我又不能超，更不
能撞。現在交通安全法規定以人為本，老頭
都上街找車撞，人稱「碰瓷」，湊個棺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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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惹不得。不是說最狠的是上次有個老頭
自殺，從三環主路上方過街天橋跳下來砸壞
了輛車嗎？天降橫禍阿！
3.比騎三輪車的老頭更恐怖的是騎三輪
車的老頭帶著一位老太太！⋯⋯太恐怖了，
我寫不下去了。
4.特年輕漂亮的小姐開一個特豪華的大
吉普或寶馬賓士。這些小姐開車技術一般都
不行，車又大，一般又都不是自己的車，八
成是男友的，都橫著上路；撞了你也不在乎，
扔下錢就跑，你又不好意思和美女計較！
5.農用車。城裡還好點，到了城鄉結合
部，一定得躲著，車小，司機脾氣大阿！
6.外地牌子的車。員警拿他沒辦法，他
就無法無天！
7.公車。撞翻你它沒事，它違規撞了你，
停下和你理論，你有理也得被它拉那一車人
罵死，這就叫多數人暴政！
8.大卡車。你試試前後左右全是車輪子
都比你車頂高的車在跑是什麼感覺？他剎不
住就從你上面軋過去了！
9.還是員警。看見他我就哆嗦，總覺得
已經犯了事了！
結語
北京的交通脈動提供我觀察北京社會生
活的生動脈絡。北京市民似乎總有用不完的
幽默感來應付各種惱人的交通事件，而這些
市民面對每日生活的態度，或多或少跟他們
世故而從容地應付著各種交通突發狀況一樣，
也混雜著希望、絕望、歡喜、憂愁、寬容、
調侃等種種因素的黑色幽默。不論是這趟旅
程之初遇到的周師傅，還是日後在漫長通勤
過程中與我相伴的侃爺們，這些朋友的「侃」
似乎隱隱和北京令人抓狂的交通路況形成一
種有默契的組合。這些侃爺們聊起來內容天
南地北，各種與交通緊密聯繫的內容（比如
說廣播路況報導節目）也是豐富多彩、妙趣
橫生，但這種熱鬧卻始終只存在於車內的方
寸之間，下了車的人們反而沒有在車裡顯得
活潑。總之，北京人面對交通乃至於生活的
態度，帶給我一種很奇特又很人性化的北京
印象。我不知該如何更具體表達這種北京印
象，大概就是一種可以堵車卻不可以堵心的
樂觀態度吧。
